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

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

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

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

鹹來問訊。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

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

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間隔 

一作：隔絕)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

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

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

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

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

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

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

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

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

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

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

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

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

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

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項脊軒志                歸有光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

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

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

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

堦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

珊珊可愛。 

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

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

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

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余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

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

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

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

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

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蹟，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 

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

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 

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檯；劉玄德與曹操爭

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

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坎井之蛙何異？」 

余既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

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

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

余多在外，不常居。 

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縱囚論                 歐陽脩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

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君子之難

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

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

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

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

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

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

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

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為而可？」 

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

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

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

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訓儉示康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

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

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

孔子稱：「與其不孫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

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

哉！ 

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群牧判官，

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

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

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

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

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

忍助之乎？ 

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

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

公為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之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

為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

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

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

之譏。公宜少從眾。」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

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長存？一旦異

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

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 

 


